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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
看北美印第安人的游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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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游牧民族文化与传统，分析美国印第安作家谢尔曼·阿

莱克西的长篇小说《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体现出的游牧精神。在多

数保留地族人低迷消沉的情况下，主人公朱尼尔毅然离开限制个人及民族文化发展

的保留地，进入白人学校学习，在与主流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成功得到了社会各方与

本族文化的尊重与认同。他保持了游牧民族的传统精神，跨越了地域上与心理上的

界限，寻找希望中的生活。这种游牧精神的体现不同于多数印第安文学主题，对当代

印第安人有鼓舞作用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谢尔曼·阿莱克西　《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　印第安人

　游牧精神　迁徙　传统

作者简介：刘克东，文学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

要从事英语族裔文学研究；琚慧，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2 级学生，主要从事北美印第

安文学研究。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规划项目“当代北美印第安英语

文学融合主题研究”（13YJA75201）、黑龙江省哲学社科专项项目“印第安世界观与

美国印第安文学”（14D044）阶段性成果，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HIT.HSS.201235）。
                                                                                                                                                

Title: The Nomadic Spirit of Native Americans in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omadic culture and the nomadic spirit of 
Native Americans in Sherman Alexie’s novel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Despite the prevalence of despondency within reservation communities, Junior 

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16.02.010



·54·

当代外国文学   No. 2, 2016

the protagonist resolutely leaves the restrictive reservation for a white school, manages to 
positively interact with the mainstream community, and finally earns respect from both 
whites and Natives. Thus he retains the traditional nomadic spirit, crossing geogra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boundaries to find hope in life. Such a nomadic spirit is rarely depicted 
in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is therefore significant for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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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 1966—）是当代美国小说家、诗人，大多数作品是基

于他作为美国原住民的生活经历而创作。阿莱克西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部落长大，其母亲有

斯波坎血统，父亲是科尔达林裔印第安人。2007 年凭借《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以下简称《日记》）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青少年文学奖和奥德赛青少年有声书作品奖。《日记》是一部半自传的长篇小说，以第一人称

讲述了一个 14 岁的斯波坎族印第安少年—阿诺德·朱尼尔·祖灵（Arnold Junior Spirit）如

何离开保留地，进入白人高中接受更好的教育，最终取得社会各方认同的故事。

游牧民族（Nomads）倾向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而非定居一地。在古代，不少文明曾经是

游牧民族，在工业化后，游牧民族愈来愈罕见。游牧民族的本质特征就是迁徙，他们不在哪里

定居，不停地迁徙，以寻找食物、放牧和打猎。游牧民族由于经常迁徙，所以留给后人的物质财

富和物质遗产并不多，但是他们却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精神财富。游牧精神包括勇敢、自由、包

容等，还包括“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生机勃勃的文化生命力，兼容并蓄

的文化主张，和谐统一的文化生态观，以自然为本和人文精神为主的文化哲学等诸多内容和特

征”（陶克套 64）。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大师吉尔·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充分挖掘

和吸收传统游牧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后结构主义的游牧思想，“反对一元论（中心

论）和唯理主义，主张和倡导多元论和差异性，进而在多元和差异中追求和谐和美满”；他们认

为，“游牧空间是平滑的、开放的，其中的运动可以从任何一点跳到另一点，因而人们只要能打

破成规，跨越挡在面前的一座一座高原的话，可以进入到无拘无束的思想境界”（转引自陶克

套 67）。

在历史上，北美的印第安人就是游牧—采猎民族，他们不断地移动，以寻求更好的生活。

苏族等部落是游牧民族的最好例子。而历史上的斯波坎族居住在斯波坎河边，村庄沿河定

居，以捕鱼为生。阿莱克西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族，但他基于“泛印第安主义”（Pan-
Indianism）的思想写作，将北美印第安人的整体特征具象化到主人公身上，用主人公的反抗与

改变暗示印第安人游牧精神的延续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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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殖民者的进入，古老的游牧文化开始被现代文明逐步改变。1830 年 5 月，美国总统安

德鲁·杰克逊签署《印第安人迁移法案》，把印第安人押送出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美国西进

运动中大量的印第安人惨遭屠杀，剩下的被强迫迁移到西部的贫瘠地区，建立多个“保留地”，

使其与白人社会隔离开来。“保留地的边界非常确定，印第安人只能在保留地里生活，不能随

意进出，保留地里的印第安人成为美国政府监管的对象，失去了自由和独立，印第安人和白人

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印第安民族受到鄙视，从不接受外来约束的强大独立民

族沦为承认美国有权限制其行动自由的附属社区”（陈青 13）。

本文通过分析《日记》中保留地印第安人受白人影响导致的传统精神的缺失，保留地对主

人公发展的限制，及主人公的勇敢表现，论证游牧精神对当代印第安人的指引作用。

一、精神保留地

保留地限制了印第安人的活动范围，更划定了印第安人的心理界限，使得人们忘记了游牧

精神。大平原南端的凯奥瓦族（Kiowa）首领萨坦塔在被要求迁入保留地时说：“我们热爱这

里的土地和野牛，我不会与它们分开……我不想定居。我喜欢在原野上漫游，在这里我感到自

由和快乐；但当我们定居下来后，我们就会变得衰弱，就会死去”（李剑鸣 168）。四处漫游的游

牧生活塑造了印第安人热爱自由、勇敢无畏的游牧精神，而保留地的定居生活则为这种精神加

上了无形的桎梏。

白人文化的渗透使得印第安人从生活方式到身份认同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曾经的游牧

民族丧失了定期迁徙的天性与自由流浪的传统，变得落后而不思改变，停滞在保留地上，麻木

地生活，渐渐丧失了一切。随着保留地制度的确立，印第安人丧失了本民族的独立地位。印第

安独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正在失去。保留地的人们渐渐在精神上划定了一方保留地。相当多

的部落长期未能适应新的变动，趋于消沉和颓废。尤其是原来生活在大平原和西南地区游猎

采集的部落，他们大多不习惯定居生活，“但无牛可猎，终日无所事事，等着联邦政府发放配给。

一些人以酗酒来逃避现实，与酗酒相伴的是犯罪率上升”（李剑鸣 169）。虽然 1968 年美国颁

布了《印第安人权法案》，1975 年颁布了《印第安自治法案》，政府开始归还印第安部落部分土

地 , 并采取鼓励印第安人自治的政策，但保留地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以消极、被动的方式应对，而

不是以实际行动去改变生活。

保留地的贫穷与束缚埋没了印第安人的理想。《日记》中，朱尼尔的妈妈嗜读如命，而且过

目不忘，朱尼尔的爸爸的歌喉称得上是专业水平，可以上电台表演，但是他们来自贫穷的保留

地，他们的祖辈同样贫穷，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去成就梦想，因为从来没有人在乎过他们的梦想，

贫穷就是他们的全部。“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他们

只有贫穷。贫穷不会给你力量，教你忍耐，贫穷只会教你怎样做个穷人”（Alexie 13）。

保留地不仅封闭了印第安人实现梦想的渠道，也使他们从心理上产生了被隔离感。“当穷

人的感觉真的烂透了，而觉得自己好像理所当然就该穷的感觉同样也很烂，你开始相信自己穷

的原因一定是因为自己又笨又丑，而你开始相信自己会又笨又丑，因为你生来就是印第安人，

而因为你是印第安人，你开始相信自己注定会穷一辈子。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你一点办法

也没有” （Alexie 13） 。 保留地的消极现状使印第安人的认知出现恶性循环，他们将生活的窘

迫归因于印第安人身份，认为“保留地是一个被隔离的地方，这在‘重要性’一百万英里以北，

在‘快乐’两百万英里以西” （Alexie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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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记》中，保留地上的种族问题导致了阶级分化，隔离封闭使阶级问题一代一代地恶

化下去，形成了恶性循环。白人对印第安人充满偏见，朱尼尔的父亲曾在一个星期之内，被警

察拦截了三次，原因不是酒驾而是“印第安驾驶”（Driving While Indian）（Alexie 46）。朱尼尔

比正常人多长了几颗牙齿， 但保留地上的牙科诊所每年只对印第安人免费开放一次，因此他

不得不在一天之内拔掉十颗牙齿，但白人牙医却以为印第安人的痛觉神经只有白人的一半，因

此只给他打了一半剂量的麻药。白人不断将殖民地的民族描绘成低等的民族，种族的差异强

化了阶级的差异，而保留地限制了白人与印第安人交流的渠道，形成的刻板形象更加剧了这种

沟通中的矛盾冲突。

保留地印第安人通过酒精麻醉自己的神经。酗酒是本书中反复描写的出现在保留地的一

个现象，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并不会酿酒，白人带来的烈性白酒使部分印第安人迷恋

并沉溺其中。“酗酒在印第安社会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危害，这些危害侵蚀着印第安部落的社会

传统、文化传统和印第安这一种族的健康，进而对这一种族的生存繁衍构成巨大威胁”（梁立

佳 77）。在《日记》中，朱尼尔身边的印第安人多酗酒成性，他们用酗酒排解痛苦，却又因酗酒

而加剧自卑与空虚。朱尼尔只有 14 岁，却目睹了很多场由于醉酒导致的葬礼：朱尼尔的外婆

死于意外车祸，被一个醉酒驾驶的人开车撞倒，尤金叔叔因在酒后与朋友争执而被开枪打死，

朱尼尔的姐姐死于醉酒后的一场火灾。“很多印第安人死于醉酒，也有很多醉酒的印第安人害

死了其他醉酒的印第安人”（Alexie 158） 。

二、发展受限的主人公

在条件艰苦的保留地上，主人公受到了种种限制，尤其是教育方面的限制。长期以来，保

留地印第安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远远落后于进入城市的印第安人。尽管进入 20 世纪以

后，印第安人的平均寿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缺乏医疗设施，生活水准低下及酗酒、吸毒

等现象泛滥，保留地印第安人人均寿命只有美国白人平均寿命的三分之二。在印第安人保留

地，失业率极高。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5% 的美国印第安人挣扎在贫困线以下，近三分

之一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失业率达 66%，酗酒者的比例是其他美国人的 5 倍，婴儿死亡率比白

人高 3 倍。有的印第安人依靠美国政府特别准许的博彩业和免税的烟酒买卖维持生计，但大

部分人连这样的谋生机会都没有（杨恕、曾向红 51）。

保留地上的教育条件极其差。在保留地学校时，朱尼尔看到自己使用的课本是 30 年前母

亲使用过的课本，他不敢相信，学校和部落穷到必须使用当年父辈用过的课本。他认为“这绝

对是全世界最悲惨的事，像原子弹爆炸般重击了他的心，他的希望和梦想像朵蘑菇云一样消散

了” （Alexie 31） 。他一怒之下将课本砸到了任课教师 P 先生的脸上。保留地设立的初衷就是

在思想上同化印第安人，从而扼杀这一民族。在不计前嫌、良心焕发的 P 先生帮助下，朱尼尔

认识到，如果留在保留地，这里的居民和老师都会“杀死”他，白人老师本来接受的任务是要让

学生“放弃做印第安人，放弃歌声、传说、语言和舞蹈，及所有的一切，他们试图扼杀印第安人

的文化” （Alexie 43） 。其他的学生和他们的父辈都放弃了，麻木了。P 老师告诉朱尼尔“必须

带着希望到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去，离开这个可悲的保留地，你会在更远的地方找到更多的希

望”（Alexie 43） 。以《日记》中的 P 先生为代表的白人教师，通过给保留地的儿童灌输白人的

思想与文化，让他们渐渐忘记自身的印第安人传统与文化，使他们与白人同化。印第安人的文

化正在逐渐消失，这个民族的后人已经忘记了自己民族赖以持续的精神，包括游牧精神，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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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白人限定的范围内，这样白人殖民者就达到了印第安人“文明开化”的目的（张田、邹惠

玲 28），而受过教育的印第安人也不再是曾经四处迁徙，能够包容不同文化的印第安人。正是

为了摆脱保留地的这种僵化状态，朱尼尔后来才离开了保留地中学，到 22 英里外的全白人学

校雷尔顿高中学习，像个古代游牧者一样离开困境，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日记》中的游牧者形象不止朱尼尔一个人，离开斯波坎保留地的还有他怀有作家梦的姐

姐，只不过他的姐姐因为种种束缚仅仅是从华盛顿州的斯波坎保留地去了蒙大拿州的另一个

保留地，而且后来不幸死于火灾。姐姐的悲剧是当代印第安人摆脱保留地束缚的必然代价，代

表了游牧精神的觉醒。在当今多元化社会的浪潮下，孤立于外界的民族必然会逐渐消失。而

保留地像监狱一样在空间上束缚了印第安人的移动，在心理上限制了他们与外界的交流。姐

姐死后，朱尼尔有一段自我独白：“保留地本来是用来作为监狱的，印第安人本来应该全搬进保

留地，在里面老死。印第安人本来应该从这世界上销声匿迹的。但因为种种因素，印第安人忘

了保留地原本是用来当成死亡集中营的” （Alexie 216—217） 。虽然姐姐的命运很悲惨，但是

她的勇气和努力极大地激励了朱尼尔（216）。姐姐代表了游牧民族精神，敢于抗争政治偏见与

精神桎梏，不愿被困住，追求自由与希望，正是像她这样勇于改变，敢于追求的人，才能使一个

民族得到不断的发展与进步。

三、游牧精神的传承

古代的游牧民族不断地迁徙，是为了寻找食物和水，而他们的子孙后代则继承了这种“迁

徙”的传统，他们不断地调整自身的位置，去寻找梦想与希望，愿意为更加美好的生活不断跨越

物理与心理上的界限。“阿莱克西在小说中并没有一味地描述印第安人不平等的生存困境和

他们的自甘堕落，读者在小说中看到更多的是印第安人自强自立、永不放弃以及印第安人和白

人相互包容、民族和解的希望”（杨春 184）。当生活环境从广阔的土地被迫转变为处处受限的

保留地，多数印第安人的角色也从不停奋进、热爱自由的流浪勇士变成了麻木消沉的保留地囚

徒。然而有一些印第安人仍然保留着探索和改变的欲望，当他们行动起来，古老的游牧民族精

神就不再受到土地的限制了。

主人公朱尼尔不同于保留地上其他自甘堕落的印第安人，他代表着印第安人的游牧精神。

在父母不敢有梦想，姐姐梦想幻灭，多数族人酗酒消沉的情况下，朱尼尔勇敢地拒绝了酒精的

诱惑，打破了保留地的精神和地理枷锁，跨出了印第安保留地的界限，到 22 英里以外的白人高

中雷尔丹就读。学者扬·约翰逊评论道：“对于阿诺德（即朱尼尔）来说，拒绝酒精和保留地是

对现行殖民主义和文化灭绝的抵抗”（Johnson 236）。

朱尼尔的“迁徙”给他带来了白人文化与本族文化的双重挑战。凯伦·科茨（Karen 
Coats）关注朱尼尔面临的挑战，这种挑战发生在朱尼尔试图协调保留地的传统与学校的白人

文化之时（qtd. in Nel and Paul 4）。朱尼尔在保留地最好的朋友罗迪因为他的“背叛”而愤怒，

他们的关系由此恶化。保留地的其他人把朱尼尔叫做“苹果”，因为他们认为朱尼尔外面红，里

面白，并把他视作保留地的叛徒。只有他的家人们表示支持，他们认为去白人学校是最有希望

的，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较好的未来，不要自己的孩子步上他们的后尘。雷尔顿中学的白人同学

最初像看野人或是不明飞行物一样围着他看，大部分人忽视他，部分人嘲笑他的印第安身份。

艾瑞克·特布拉 （Eric Tribunella） 认为，朱尼尔成为了一个白人学校（他是学校中唯一的印第

安人）与斯波坎保留地（他选择了去一所全白人学校而不是保留地学校）的双重弃儿（qtd. in 



·58·

当代外国文学   No. 2, 2016

Nel and Paul 4）。在朱尼尔最初转学的时段，白人与印第安人互相怀有仇恨，他们都不认同朱

尼尔的离开或是进入。“在这样一个错位的环境中，他对自己身份的困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强烈”（吕侠，《身份认同与构建》16）。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与镇上的白人已经习惯了印第安

人一直留在保留地的生活，并将其视作理所应当的事情，而朱尼尔跨越了人们心理上的这道界

限，用实际行动挑战界限，诠释了游牧民族的精神。游牧精神并不仅限于地理意义上的迁移，

也体现在心态上的挑战与探索。离开保留地，与外界交流，往往要面临自身文化的质疑与其他

文化的隔阂，以勇于改变的心态挑战自我，以包容开放的心态迎接不同，是游牧民族在四处迁

徙时的核心精神。

朱尼尔在跨越界限后不断改善自己，在白人社会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勇于改变的印第安

人的形象。在雷尔顿中学，他像个勇士一样战斗。当白人学生嘲笑他的印第安人身份时，他奋

起反抗，赢得了大个子罗杰的尊重。在科学课上，他勇敢纠正地理老师的看法，解释了石化木

的由来，并得到了班里的天才少年高迪的支持，展现了一个与刻板印象不同的、博学的印第安

人形象。他与高迪一同学习，探索，在学业方面展现了他自信、睿智的一面。更为令人印象深

刻的是，他在篮球方面展示的顽强与坚韧，在重回保留地的比赛中，尽管保留地的人们用后背

对着他，排斥他，朋友罗迪甚至将他打成了脑震荡，自己同样背负着负罪感与愧疚感，但是他仍

然坚持了下来，这些痛苦的经历帮助他渐渐成长、成熟，他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收获了白人社

会的关注与尊重，又用自己的宽容与坚持重新拾回与朋友的友谊，并取得了自己保留地同胞的

理解。罗迪称朱尼尔是“保留地唯一的牧民，将会在世界漫游” （Alexie 229） 。
朱尼尔的游牧精神是从外婆处学来的。他最钦佩的人就是他的外婆，她拥有着老一代印

第安人的精神，去过一百个不同的印第安人保留地，通过易趣网来出售自己制作的、具有印第

安特色的钥匙链。她对于不同的事物都抱着宽容的看法，这正体现了前文所述的自由精神、包

容态度和与时俱进等游牧精神要素。与大多数保留地上思想僵化的印第安人不同，她支持朱

尼尔与众不同的想法与举动，“体现了印第安人自古以来的开放心态和与外部交流的期待，这

在朱尼尔的父母对他的支持以及父亲的朋友尤金对他的鼓励中得到了延续”（刘克东 96）。朱

尼尔觉得外婆最好的特点不是智慧，不是善良，而是包容 （Alexie 154）。朱尼尔认为自从白人

出现，并且带来了基督教和对不同文化的恐惧，印第安人也开始失去他们的包容性，变得如同

白人一样充满偏见、可恶，但是他的外婆却不同。

正是在外婆游牧精神的鼓励下，朱尼尔才能打破保留地的限制，得到自身的发展：

我是唯一一个够勇敢，够疯狂，够自大，成功离开保留地的人。

我将会在白人的世界过一个比较好的人生。

我可能会是个孤独的印第安男孩，但我虽然孤单却并不寂寞。外面有几百万人跟我

一样—离开了生长的地方，追寻着自己的梦想。我承认我是个斯波坎印第安人，属于这

个部落，但是我同样也属于美国移民的部落，属于篮球队员的部落，也属于书虫的部落。

（Alexie 216—17）

为了追寻梦想而离开生长的地方，朱尼尔并不把自己的身份固定在某处，而是积极地探索

属于整个世界的可能性。他不仅仅局限于保留地印第安人的眼界，而是将视野开阔到整个充

满未知与机遇的世界，他将在这个世界四处探索，做一个游牧民族真正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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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走出监狱式的保留地，让外界与本民族相互了解，才能使游牧民族的传统精神得到发

扬与传承。在《日记》的结尾，朱尼尔的印第安朋友罗迪说，他在读一本关于古印第安部落的书，

关于他们以前是游牧民族的事。然后他查了字典，弄清了什么是游牧民族，它的意思是指人到

处搬来搬去，不停地搬家，以寻找食物或水或可以牧牛羊的草地，重点是，他认为现在印第安人

已经不再是游牧民族了，至少，大部分的印第安人不是游牧者，这个保留地除了朱尼尔之外没

有几个游牧者，而朱尼尔又是个异类。他一直预感朱尼尔有一天会离开，离开他们去闯天下。

几个月前他梦到朱尼尔，朱尼尔站在中国的长城上，朱尼尔看起来很快乐，他很为朱尼尔高兴。

朱尼尔将会在全世界搬来迁去，寻找食物、水和可以放牧的土地 （Alexie 229） 。过去的印第安

游牧民族曾经在北美各处迁徙，适应自然，并努力生存下去，如今他们的子孙可以四海为家，可

以走出自己心理的舒适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们使得古老的游牧民族精神可以不再受土

地、种族乃至偏见的限制，走向更远的未来。

结语

在诸多的印第安文学作品中，从同化阶段（如达西·麦克尼克尔的《包围》）到回归传统阶

段（如斯科特·莫马迪的《晨曦之屋》），再到杂糅或者融合阶段（如路易斯·厄德里克的《甜菜

女王》），作家们或描写印第安主人公受困保留地，或泼墨于印第安主体在白人社会所受到的挫

折，或刻画印第安女性对家庭的作用，却很少有人从游牧传统或者人物的流动性方面来刻画成

功的印第安人物。《日记》恰恰在这方面意义重大，因为其游牧精神所体现的对自由的向往和

对成功的渴望，以及最后的成功都显得非同凡响。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游牧民族渐渐消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北美的印第安人不再不

停地搬家以寻找食物、水和可以放牧的土地，他们曾一度被监管在保留地，无法摆脱政府的控

制。大部分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已经丧失了游牧精神，变得狭隘而不思进取。而《日记》中朱尼

尔走出保留地，并赢得社会认同，重新展现了印第安人自古以来的游牧民族传统与精神。“当

今的世界是流动的，具有多元文化特质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孤立于外界而独自发展。因

此，对于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来说，最好的发展方式就是像阿诺（即朱尼尔）一样走出保留地，

让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文化并获得外界的尊重”（吕侠，《压迫与反抗》64）。只有

勇于走出保留地，走出心理划定的界限，才能打破保留地的界限以及种族之间的隔阂，在政治、

经济、社会、心理实现真正的平等，重拾民族过往的荣耀与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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